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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萌芽
他决心自学英语当老师

1983年，郑建伟出生在重庆黔江。
先天性双目失明，一级视力残疾。他的
童年世界，没有色彩，只有声音和触感。

在重庆的盲校读完初中后，郑建伟
一度感到前路迷茫。直到听说青岛开办
了国内第一所盲人普通高中，他感觉这
也许是一个机会。1998年，他顺利考入
这所高中。

高中毕业后，郑建伟决心考大学。
2001年，他通过单招顺利考入长春大学
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针灸推拿。2006年
毕业后，他回到老家黔江，在一家中医院
做了一名针灸理疗医生。

工作稳定，待遇不错。在很多人看
来，这已是盲人一条非常不错的出路。

可郑建伟不这么想。工作三年，互
联网让他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了解
到，国外很多大学都招收盲人学生，可以
和普通学生一样接受融合教育。

“我想读研，我想当老师。”这个念头，
像一粒种子，在郑建伟心里生根发芽。

可出国读书，需要熟练掌握英语。
郑建伟告诉记者，当时自己参加高考时
并没有考英语，大学里也不用过四六级，
自己的英语水平近乎一张白纸。

“我不想给自己留后路。”2009年
底，郑建伟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
决定：辞职，专心学英语。

辞职容易学习难，对盲人来说，自学
英语，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教材就是一道坎。郑建伟需
要把普通教材转换成盲文。那时，基本
没有现成的备考雅思的盲文英语教材，
他得先把实体书扫描、识别，再请父母、
朋友帮忙校对，最后用盲文复印机打印
出来。

然而，盲文复印机价格昂贵，机构少
有。郑建伟托朋友四处打听，几个月后
终于在重庆图书馆找到一台，而且可以
免费打印。

于是，郑建伟打印了半套《新概念英
语》盲文教材。这半套教材，堆起来有七
八十厘米高，几乎及腰。

“当时我还闹了一次尴尬，可能是打
印太多了，平时没怎么使用的机器都卡
住了。”郑建伟回忆，好在工作人员热心
地帮忙修好。

但教材要是全部打完会很多，费时
费力，郑建伟说，学习剩余的教材，他只
能靠反复听。

盲文阅读，远比普通阅读更耗时。
每个字母都有相对应的盲文，在每页近
半米宽的盲文书上，一个略长的英语单
词就需要占据一行。抱着堆积如山的盲
文英语资料，摸着牛皮纸上密密麻麻的
凸点和凹点，郑建伟开始自学。

每学一个单词，他要先把字母“摸”
完，然后在心里拼读。普通人一小时能
看完的内容，郑建伟需要两三个小时，手
指一排一排地滑动，一点一点地往下摸。

听力训练更是艰难。“如果听不懂只
能停下来查原文，不可能边看边听，而且
缺乏反馈，尤其是说和听，全靠自己摸
索。”郑建伟说。

三战雅思考场
独自踏上异国求学之路

郑建伟没有回头。2011年9月，他
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成为西南地区第
一位盲人雅思考生。

考前，郑建伟与考试方反复沟通，确
认他需要的合理便利：盲文试卷、电脑答
题等。

考试那天，他拿到了一份特殊的考
卷——接近100页的单面盲文试卷，高
高的一摞。他的考试时间，也和其他考
生不一样，整整12个小时。

考场就设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的
办公室，这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单独设立
的考场。“中间有休息，除了口语部分，其
他科目的时间均得到了延长，监考考官
都换了两三轮。”郑建伟笑着回忆。

第一次考试，郑建伟考了5.5分（满
分 9 分）。他不气馁，前前后后考了三
次，花了一年多时间。2012年夏天，郑
建伟第三次走进考场，终于拿到了6.5分
的成绩，可以申请学校了。

随后，郑建伟陆续收到了英国好几
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最终，他选择了英
国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对外英语教学硕
士，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唯一的中国盲人
学生。

2013年9月，郑建伟独自一人踏上
去往英国的求学路。

初到异国，语言仍是最大的障碍。
课程多，压力大。上课前，老师会先发课
件给他预习；平时他要用录音笔把每一
堂课、每一次正式谈话都录下来，回去反
复听。

“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复，就得耗费更
多的精力和时间。”郑建伟说。

有一次，郑建伟和老师“一对
一”谈话。他提前准备了问
题，可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还是觉得老师总是

“偏题”。他反复提
问，老师依然“答非
所问”。

沮丧地回到家，
郑建伟拿出录音
笔反复听，才发现
老 师 其 实
一开始就

回答了他
的问题。
“可能是我的

语言使用焦虑，导致在
现场没听懂。”郑建伟笑着
说，“本来自己也没太多信

心，时常怀疑自己，担心老师不
耐烦，其实并没有。”

还有一次，郑建伟需要一本参考书，
但没有电子版。老师便利用休息时间，
亲自为他需要的部分录了音。

郑建伟至今记得当时有一门教学实
践课，要求全英文教学，又无法使用肢体
语言，他压力巨大。

“会不会丢人？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视力障碍的人能力就是差？”指导老师看
出了他的焦虑，对他说：“你不必在意自
己是盲人这件事。放下这个包袱，也没
必要隐藏。不用处处提及，更不用因为
看不见而担心做得不完美。”

这番话，像一束光，照进了郑建伟的
心里，也影响了他后续的选择。他终于
明白：“以前就是因为自己看不到，所以
更要去证明自己，其实这就是‘心虚’。
后来，便慢慢放下了这个执念。”

那一次教学实践，郑建伟还是因为
紧张忘了把词典发给大家。“这不完美，
但不是因为我是盲人，而是教学本身就
不可能完美。”

这次经历，对他触动颇深。“做不好
一件事的原因有很多，残障只是一个特
点，无所谓好坏，在某些条件下是劣势，
在另一些条件下，却是优势。”郑建伟说。

2014年，郑建伟顺利毕业，拿到硕
士学位。

创办公益课堂
照亮更多黑暗中的孩子

学成归国，郑建伟回到重庆黔江，决
心投身教学。

2015年，他在家里办起了英语培训
班，面向普通中小学生，教课外、中高考、
四六级、雅思等英语。他的学生中，有的
考上了985、211，有的保送清华，有的出
国深造。他靠自己的努力，不仅仅养活
了自己，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但郑建伟心里，始终放不下那群和
他一样身处黑暗的孩子。

2021年，郑建伟来到中心城区，和
几个朋友商量：“要不要给视障娃娃在网
上开英语公益课？”“郑老师公益课堂”就

这样诞生了。
很多全盲的孩子想

学英语，却很难找到
愿意接收的机构。
郑建伟的课堂，成了
他们唯一的希望。

这里不仅是学英
语的地方，
更是康复

和社交的平台。
有一个叫多多的孩

子，视力障碍加多重残疾。刚
来上课时，多多年仅六岁，只会重复无

意义的音节，说话含糊不清。
郑老师没有放弃，一年下来，多多的

发音清晰多了，能跟着说更多内容，甚至
学会了一部分中英文盲文。今年，多多
已达到入学标准。

“这个课堂的存在，是给家长们一个
坚持的理由，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
性。”郑建伟说。

课堂里，也有闪闪发光的学生。
一位来自外省的七岁全盲男孩

小黄，是班里年龄最小却是最优秀
的学生。他善于提问，知识面广，思
考细致。如今，上五年级的他，已学
到《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做题能力
不输初高中生，英语成绩更是考到
年级第一。

小黄不仅自己学，还把同学介绍来
郑老师的课堂。有一个低视力的女孩，
在普通学校就读，曾是班上的“小透明”，
自卑、没有存在感。来到郑老师的课堂
后，她通过朗读找到了自信。后来女孩
的老师发现她读得越来越好，经常请她
领读，女孩的英语成绩也考到了全班第
一。“在班上，她越来越自信了。”郑建伟
的语气里满是欣慰。

四年来，郑建伟的公益课堂已教过
50多名残障学生。从这里走出来的学
生，有的读上了普通高中，“相信再过几
年，一定会有孩子考上普通大学。”他信
心满满。

如今，郑建伟的生活更加忙碌。每
周五晚上，他要给两个公益班上网课。
一个中阶班，一个初阶班，共 30人左
右。周三周四，他还要花上三四个小时
批改作业，然后再一一发给学生。

今年，郑建伟与朋友合伙在黔江打
造了一个专升本培训机构，他想通过商
业反哺公益。

他计划，将盈利的一部分用于公益
项目：设立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困难残
疾学生，开展公益助残活动；未来机构发
展好了，还可以雇用残障员工，创造平等
融合的就业环境。

“教育无障碍，人人可精彩。”郑建伟
说，“我希望打破残障孩子与教育资源之
间的鸿沟，让他们也能获得优质、无障碍
的教育。”

让更多“可能性”发生

采访结束后，郑建伟开始着手为国
际盲人节活动做准备。

他说话语速平和，逻辑清晰，脸上常
带笑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从容自信
的人，曾因“听不懂”而尴尬，因“不完美”
而焦虑。

郑建伟用十几年的时间，从一名针
灸医生，转型为英语教师，再到公益课堂
的引路人、创业团队的带头人。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残障，只是一
个特点，不是人生的定局。在黑暗中，他
不仅点亮了自己，也正用一束微光，照亮
更多人的路。

这束光，叫作“可能性”。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用指尖“读”出人生的厚度
用耳朵“听”出世界的广度

盲人教师弹奏出铿锵的
命运交响曲

昨日，是第 42 个国际盲
人节。在我国，平均每100人
中就有一位盲人，每分钟就有

一人加入这个行列。在上千万的视障
者当中，有人因行动不便而困守家中，
也有人不愿向命运低头。在我们身边，
就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看不见光，却
依然努力发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

郑建伟，一位全盲的英语教师，他
是重庆市盲人协会副主席，“全国自强
模范”，也是一群视障孩子口中的“郑
老师”。

他用指尖“读”出人生的厚度，用耳
朵“听”出世界的广度，在黑暗中，弹奏
出一曲铿锵的“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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